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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微的前未婚夫大明，在

北京美国大使馆遭遇六次拒
签后，终于以屡败屡战的坚韧
毅力拿到了赴美自费留学签
证。抵美后大明先是读了一年
书，后因凑不足高昂的学费，
只得辍学变成了职业打工仔。
中餐馆的厨房生涯 “暗无天

日”，因厨房是封闭式的全无
窗户，确实见不着天日。受苦
受累加上香港老板对大陆
“儒伙计”的尖酸刻薄，受气
更是家常便饭。尽管如此，为
出国所遭受的艰辛令他想都
不敢想就此败回国内，无论如

何也得在美国扎下去。眼看签
证即将到期，正急得六神无主
之际，有好心人介绍了位年长
他12岁、离过四次婚的美国
女士。美国太太与前几任丈夫
闹离婚伤透了心，这次决意找
一位家庭观念浓厚、靠得住的

东方先生，帮她抚养三个不同
父亲的幼儿。这一从天而降的
绿卡机缘，正处于前途渺茫之
中的大明，左思右想实在不忍
放弃。经过一番天人交战后，
终于给翘首期盼赴美团聚的
微微，去了封长篇忏悔信。

作为歉意和补救，大明帮
微微办妥了纽约州立大学的
硕士奖学金，并负担她赴美的
机票和头一个月房租。

挣扎于晴天霹雳婚变痛
苦中的微微，正值大四赶写新
闻系毕业论文的冲刺阶段。在

如今北京应届毕业女生找工
作比找老公更艰巨的形势下，
微微在亲友、同学晓以大义及
百般劝慰下，照单全收了前未
婚夫的算盘。

微微的同班同学建国，平

时总贬损微微的小巧五官是
一组芝麻绿豆，此等姿色平庸

的女孩本不会与建国有任何
瓜葛。建国是谁，那是全校女
生的梦中情人，人家不光外表
帅还是校足球队健将，逢建国
踢球简直就是他的猛男秀专
场。临近毕业，建国深知自己
不是考托福的料，建国妈是下

岗工人，老爸 1800元月薪，
自费出国留学对于这样的底
层百姓家庭难如登天。被全校
女生娇宠了三年多的建国，心
气高那是没得说。建国明了自

己除了帅哥的本钱外一无所
有，若善用自己“把握得住”

女人的优势娶了微微，也算于
前途上“人尽其才”一把了。

五一节舞会上，建国发自
肺腑地邀请微微共舞后，又跳
上台声情并茂地朗诵了微微
的诗作，然后潇洒地邀请微微
上来合唱一首老歌 《请跟我

来》。仍处于疗伤中的微微，
为自己居然赢得全校女生心
目中的白马王子的青睐，受宠

若惊。对于日后建国的求婚，
微微也没多费心思便痛快地
允诺了。一来微微觉得，自己
傍着位帅哥丈夫赴美是对前
负心郎的强有力回击。再就是
考虑，与丈夫一起洋插队便有
了照应，肯定比孤身一人上路

踏实多了。
微微的奖学金是学费全

免生活费自理，一抵达纽约小
夫妻便开始整天看广告找工。

纽约郊外哈德逊河畔小镇的
一间中餐馆需厨房杂工，包吃
包住，对于急需筹措来年学费
的建国正合适。在美国中国女
人找工比男同胞容易许多，微
微准备应征长岛一户律师家
的保姆，此份工同样包吃包住

外加一千美元月薪。临别前小
夫妻互勉，辛苦一年后就能再
团聚了，何况每个周末微微可
以去中餐馆与建国共度一晚。

中餐是劳动密集型行业，
每天的活计更是辛苦单调。
收工后寂寞得发慌的建国，

都会随餐馆众弟兄闯赌场。
赢少输多是赌徒的家常便
饭，建国许多次清晨走出赌
场即发誓，只要扳回本钱就
收手。可悲的是，染上了赌瘾
的他已无力自拔。他开始每
周日天蒙蒙亮从赌场返回餐

馆时，便向微微伸手 “借”
钱。微微每每与建国碰面，便
立马淌下满脸泪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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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百年以来，在古城西

安以东的骊山脚下一直矗立
着一座气势恢宏的高大封土
堆，这就是号称“千古一帝”
的秦始皇嬴政的陵墓。

历史上秦始皇陵曾屡遭
劫难。史载第一个光顾始皇
陵的名人就是“力拔山兮气

盖世”的西楚霸王项羽。《史
记·高祖本纪》 记载有楚汉
相争之时，刘邦曾列项羽十
大罪状，其中第四项是“项
羽烧秦宫室，掘始皇帝冢，私
收其物”。《水经注·渭水》中

说得更是详尽：“项羽入关发
之，以三十万人，三十日运物
不能穷。关东盗贼销椁取铜，
牧人寻羊烧之，火延九十日不
能灭。”同时，在刘向写给汉
成帝的一篇谏书中也有记载，
“项籍燔其宫室营宇，往者咸

见发掘。其后牧儿亡羊，羊人
其凿，牧者持火照求羊，失火
烧其臧椁”（《汉书·楚元王
传》）。关于这方面的史料，刘
泽华等在《中国古代史》一书
中也说项羽“挖了秦始皇的
坟，放火焚烧咸阳”。从这些

记载看，秦始皇陵不仅被盗
过，而且地宫中的物品似乎也
荡然无存了。

但仔细推敲这些记载又
感觉很难让人相信。刘邦说
项羽盗发始皇陵显然是为了
攻击项羽的政治需要。刘向

谏书的背景是汉成帝奉行厚
葬，几次改变陵园位置，造成
大量人力、物力、财力的浪
费，刘向力劝成帝放弃厚葬，
实行薄葬。所以在谏书中陈
述了薄葬的益处又列举了厚
葬的恶果，其中秦始皇陵因

厚葬而被盗便是作者列举的
事例之一。由于它是一篇论
说性的谏书，作者的主观意

图是显而易见的，至于秦始
皇陵是被盗还是被烧就很难

澄清了。至于《水经注》的记
载，显然是从原来的记载演
化而来，秦始皇陵地宫内埋
藏的珍宝虽多，怎么可能如
《水经注》所说用三十万人
搬运三十天，还搬不完？

秦始皇陵的修建，尤其是

地宫采用了最好的建筑材料，
使用了最优秀的工匠，应用了
当时最先进的技术，地宫中又
有防盗的“机弩矢”和大量的
水银。另外，秦始皇死后，秦二

世为防止泄露墓内的秘密，还
把参与地宫工程的工匠，也都

活埋在墓道内。而且水银蒸发
后有剧毒，对盗墓者有生命威
胁。可见始皇陵的安全防盗措
施是非常周密的。

为比较确切地了解始皇

陵封土及地宫的情况，考古人
员在陵冢及其周围打了 4万
多个探孔，等于对地宫及其周
围地区作了一次严密的扫描。
钻探结果表明，夯土层次清晰
规整，既没有大规模掘开与焚
烧的痕迹，仅仅在陵冢东西两

侧发现两个深不到9米、直径
约1米的盗洞。它们均在远
离地宫墙外就废弃了，地宫的
宫墙也没有被破坏的痕迹，更

没有对地宫造成任何威胁。另
外，据社科院考古所刘毓芳的
研究，原来一直认为被项羽焚

烧的阿房宫根本就没有建成，
现场也未发现大火焚烧的痕
迹，项羽烧阿房宫根本就是子
虚乌有。既然火烧阿房宫是没
有的事，那同时被指责的“掘
始皇帝冢”也大可怀疑。

不过，始皇陵园范围很

大，虽然其可能无法挖掘地
宫，但并不表示项羽没有破
坏陵园的其他部分，最明显
的例子就是兵马俑陪葬坑有
明显的被焚烧的痕迹。因此，
项羽盗掘始皇陵的传闻可能

仅仅是烧毁了陵园的地上建
筑如陵寝、陪葬俑坑等。

秦始皇陵如此的著名，
如此备受瞩目，人们不禁要
问，为什么不打开来 “看
看”。对于秦始皇陵的发掘
是个早有的话题。秦始皇陵
蕴藏着巨大的宝藏，在未做

好发掘准备和保护论证的前
提下就盲目发掘而导致毁灭
性破坏的做法显然是不可取
的。因此，对于秦始皇陵何时

发掘尤为未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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静下心来仔细分析，这件

事本是汪家的一桩丑闻，也就
是说欧阳家的人没有知道的
理由。按照我姥姥的行事风格
她一定会封杀这个秘密。这样
算起来也就只有五个人知情。
现在我老爸死了，姥姥也死
了，知道这秘密的只剩下三个

人，而这秘密的答案就是我亲
爹本人，他不能算在其中。另
外两人一个是我的亲妈，一个
是养育我长大的母亲。看来想
要揭开这个秘密，只能从她们
身上找到突破口。

我默默发誓无论付出多

么大的代价也一定要揭开这
个瞒了自己二十三年的秘密，
一定要找到自己的亲生父亲。

再次见到汪梅兰是在一
小时之后。她像林黛玉一样病
恹恹地半躺在后院的藤沙发
上，胸前抱着一个亚麻椅靠，

望着眼前的山峦发呆。小保姆
远远就嚷道，阿姨，恬恬来了。

她猛一回头，看见是我，
马上坐了起来，显得既惊讶又
惊喜，恬恬，你回来了。

她脸上的表情特别复杂，
既有说不出的苦衷又有惊惶

失措的紧张，还有一种类似孩
子做错了事情等着大人回家
挨骂的胆怯，更有一些无法形
容的心酸。

不，我不能心软！我很清
楚今天自己要干什么，我绝不
能被她的假象所迷惑。我注意

到她依然佩戴着那条年代久
远的老项链，尤其是那个鸡心
项坠，在她洁白如雪的脖子上
异常突兀，跳跃而显眼。那条
项链很细，金光闪闪，不过，对
我来说就方便多了。

她一直怔怔地望着我，过

了好一会儿才如梦初醒，说，
大姐刚才来电话了，她说她已
经……

我冷笑一声逼近她，打断
了她的话头，我不听这些废话。

我只要你告诉我，我的亲生父
亲叫什么名字，他到底在哪儿？

她眼里再次流露出小动
物受伤后的恐惧与惶惑，看得
我心里发酸，但我必须克制住
自己，不能半途而废。我继续
逼近她说，我有权利知道他的

名字，因为我是他的女儿。请
你告诉我，你快告诉我！

她的身体一点点朝后退
去，目光却不畏惧，一直死盯
着我，这让我恼羞成怒。趁她
不备，我上前一步突然抓住她

的项坠，随即用力往后一拽，
只听“嘣”的一声闷响，项链

一分为二。
抢到那只老土鸡心项坠

之后，我立刻退后防她反扑过
来。果然，她愣了一下，马上站
了起来，朝我伸出一只手说，
恬恬，你还给我。

我又急忙后退，退到一个

她来不及追讨的地方。这时我
心跳加速浑身乏力，因为谜底
就要揭开了，当年那个将我弃
如敝屣的狠心人即将出现在
眼前。我双手不停地哆嗦，费
了好大的劲才我打开那只鸡
心项坠。

果然，里面真有一张已经
泛黄的旧照片和一小缕柔软
的头发。我怎么也没想到她脖
子上挂了这么多年的那个老
土项坠里竟然是我婴儿时代
的照片。这一下我再也忍不住
了，泪水就像山洪爆发一样喷

涌而出，一泻千里。
不能心软，你不能心软！

我一边哭一边告诫自己，同时
打开小包，哆嗦着从里面拿出
了刚才在药店买下的一把手
术刀。我颤抖着撕开油纸，手
举着刀，你现在必须告诉我他

到底是谁，要不然我就……
恬恬，不要，不要啊！她疯

了一样扑过来，你要扎就扎我
吧，是我不好。

你想干什么？！是老妈惊
骇的声音。我猛一回头，发现
老妈出现在后院门口，她背了

一个出差用的大挎包，风尘仆
仆。小保姆就站在她的身边。

趁着我一愣的当口，汪梅
兰不顾死活地冲过来夺刀，我

下意识地闪开，顺手一挥，刀
尖从她脸上飞快地划过。一切
突然静止了。

老妈顿了一下，痛心疾首
地说，欧阳恬，既然你那么想
知道你父亲的真相，好吧，今
天我就告诉你。他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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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再一次拆除了监视

器。过了两天，冥冥中有股神
秘的力量让我给吴晓露打了
个电话。我小心翼翼地说，晓
露，我能帮你什么忙吗？吴晓
露低声说，你陪我去一趟看
守所吧。我就招了一辆出租
车，陪她去了看守所。一路上

她什么也没说，我什么也没
问。她坐在我身边，两眼痴呆
地望着前面，她摇晃的身体
散发出着苦涩的芬芳。

到了看守所，她就进门去

了，我则在那扇漆黑的大铁
门外等她。我坐在水泥台阶
上晒太阳，迷迷糊糊地感觉，
关在里面的那个人似乎是
我。我扭了一把胳膊，疼感很
真切，这才松了一口气。我等
了很久吴晓露才出来，她垂

头搭脑，面无血色。我问：
“娄刚怎么样？”吴晓露摇了
摇头，说不知道。她没见到娄
刚，娄刚不肯见她。

吴晓露来到枫树坳找袁
真时，枫树坳小学的新校舍
已经竣工，正在往里头搬桌

椅。而袁真也已经打点好了
行李，准备回莲城了。吴晓露
是来请求表姐去探望娄刚
的。娄刚向来敬佩袁真，他一
定肯见她的，这样吴晓露就
可以打听到娄刚的情况了。
看着表妹那张一夜之间老了

十岁的脸，袁真心里十分同
情，抓住吴晓露的手说：“你
打个电话就是，用不着你跑
一趟嘛。”

袁真一回到莲城，就去
了看守所。果然如吴晓露所
说，娄刚愿意见她。他不但愿

意，而且是带着急切的心情
见她的。他从铁栅门后一闪
现，就向她微笑致意。袁真倒
是有点意外，她没想到娄刚
会这样平静。当然，那微笑里

也夹杂有愧疚的意味。娄刚
坐下之后，平视着她说：“真

不好意思，让你见到我这个
模样。”袁真轻声问：“你在
里面还好吧？”娄刚始终笑
容可掬：“我很好，因为我
的身份，同监的人不敢欺侮
我。我的心里也很平静，我
在反省自己，我不该酒后乱

性，逞凶杀人，我必须为我
的罪过付出代价。” 袁真
说：“你怎么不见晓露呢？
她对你担心得很。”娄刚敛
了笑，说：“我不想扰乱我
的心情，我好不容易才平静

下来。现在，她和我都没有
什么好担心的了。”袁真又

问：“你有什么话要带给她
吗？”娄刚低头想想说：“她
不必见我，也不必等我，我
的律师会找她，替我办理离
婚手续。希望她好自为之，
把孩子培养成人，我娄某感
激不尽。”袁真问：“一定要

这样吗？”娄刚苦笑一下：
“不这样又还能怎样？我至
少要坐十几二十年的牢。我
命该如此。”

一出看守所，袁真就把
探视娄刚的情况打电话告诉
了吴晓露。吴晓露问得很细，

娄刚什么样子，说了哪些话。
袁真把听到的每一个字都告
诉了她。听说娄刚要离婚，吴
晓露哽咽了半天，抽噎着说：
“都、都是我害了他……”袁
真心情沉重，又安慰了表妹
一阵，才回自己的家。

我终于找到机会顺利地
取回了安装在吴大德办公室
里的摄像头，消除了作案痕
迹。我可以坦然地面对吴大
德了。可是，袁真走了，吴晓
露也很少抛头露面了，我的
心成了一潭死水，难得泛起

一丝波澜。
但是有一天，激动人心

的时刻一不小心就来到了眼
前：我亲眼看到，吴大德被省
纪委的人带出办公楼，上了
一辆越野车。

在得到吴大德被双规的

确切消息后，我拨通了袁真
的手机。我兴奋地冲着远在
天边的袁真大喊：“袁真，告
诉你一个好消息：吴大德双
规了！快回来吧！”袁真一时
没有作声。但恍惚之中我分
明看见，远方的她静静地笑

了。她的笑容一如既往，像
阳光一样灿烂透明，虽然遥
隔千山万水，却照亮了我的
内心。


